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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秋分之际，天色转凉，露水未寒，正是锦被缎褥，床笫

缠绵的好时光。蒋百顺搂着娇妻白玉兰，正销魂温柔时，突然，

一束手电筒的光束刺在他的脸上。

“谁？”蒋百顺惊骇地叫了一声，右手迅疾地伸向枕头，

白玉兰则一把拉过被子，将头严严裹住，露出两截白生生的

大腿直哆嗦。

“蒋老爷，别乱动！”随着阴沉的呵斥声，冰凉的枪口

顶住了蒋百顺的脑门。

“你是谁？”

“我，马德胜！”

“是马兄弟？你，你想干什么！”蒋百顺惊疑地问。

“也不干什么，想和蒋老爷谈件买卖。”来人说着从枕头

下抽出短枪，“有劳蒋老爷把灯点着。”

蒋百顺哆嗦着起身，擦亮洋火，点燃了罩子灯。

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与蒋百顺称兄道弟的匪首马德胜。

马德胜是成子湖地区有名的恶匪、“水鬼”花长水马子（股

匪）的二当家，因长得方头长脸，面无表情，为人凶残，人

称“马脸”。只见他手里端着盒子枪，腰上别着短刀，目光

凶狠，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蒋百顺暗叫不好，这马脸是怎么进了大院的，莫非护

院的都被他害了？蒋百顺忙穿了衣服，赔着笑脸说 ：“马老

弟是贵客，今夜莅临寒舍，老哥我有失远迎。快客厅里请。”

蒋百顺一面将马德胜往室外让，一面对床上吓得直哆嗦的白

玉兰说：“你快起来，让刘嫂炒几个菜，我和马兄弟畅饮几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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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胜冷笑道 ：“谢谢蒋老爷高抬。这酒就免了吧。来人！”

随着喊声，闯进来一个右眼上长着紫色疤痕的土匪。“把蒋老爷请

到客厅，小心伺候，等会我要和他叙叙旧情。”

“疤眼”瞄了眼床上的白玉兰，面无表情地一把抓住蒋百顺的胸襟，

将他拖了出去。

蒋百顺知道马脸翻脸，大祸临头了，心里哀叹一声，悔不该让朱炮

头去湖西逼债，这回我蒋家大院怕是要完了！想到此，人当即就瘫了。

蒋百顺是南城集有名的豪强，就是在整个淮阴城，也是排得上号的

大户。蒋家大院墙高壁厚，前后筑有两个炮楼，防卫森严，由镖师出身

的朱光裕悉心防守，加之蒋百顺本身就是个黑道人物，无人敢惹，说蒋

家大院是安如泰山也不为过。可是，就在朱光裕去湖西收账时，遭了土

匪暗算，而这个土匪却又偏偏是和蒋百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马德胜。

马德胜熟悉蒋家大院，趁蒋家护院缩进炮楼打盹，疏于防范时，从墙上

掏洞钻进了院里，摸上炮楼，制住了两个护院，然后毫不费力地将蒋百

顺和白玉兰堵在被窝里。

白玉兰是蒋百顺的二房夫人，年纪还不到三十，长得十分俊俏，马

德胜对她早就上了心。眼前，看着衣衫不整的白玉兰，马德胜更是欲火

难耐，等疤眼提溜走蒋百顺后，马德胜伸手在白玉兰脸上摸了摸，欲成

好事。白玉兰认得马德胜，吓得春目含泪说 ：“马爷你饶了我吧，我怀

有身孕，不要脏了你的身子。”听了白玉兰的话，马德胜心有余悸，更

怕大当家花长水不期而至，不想在白玉兰身上耽搁时间，便丧气地冲着

白玉兰的身子吐了口唾沫，又心有不甘、恶狠狠地说 ：“老子今天罢了，

看下回怎么拾掇你！”说罢气呼呼地出了屋。

来到客厅后，马德胜将邪火发泄到蒋百顺身上，狠狠扇了蒋百顺几

巴掌，打得蒋百顺眼冒金星鼻孔窜血。蒋百顺可怜兮兮地说 ：“二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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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话好说，你可不能不念情分呀！”这一声“二瓢把子”

犯了马德胜的大忌，他甩手又给了蒋百顺一耳光，气呼呼地

说 ：“你眼里只有花麻子，何时把我马德胜放在眼里！你不

但坏老子的好事，还作践老子。老子在你眼里连一千块洋钱

都不值，现在你给老子说什么情分，晚啦！”

花麻子就是水鬼花长水。

蒋百顺听了忙说 ：“二瓢把子你大人不记小……”马德

胜今生已经听不得别人再叫他二瓢把子了，尤其这话从蒋百

顺嘴里一再说出，更是如同揭了他心底的伤口，未容蒋百顺

把话说完，抬手又给了蒋百顺一耳光，气急败坏地说 ：“二

瓢把子怎么了，二瓢把子就不能挖你狗眼了。”说着掏出刀

子利落地割了蒋百顺左边的耳朵。

马德胜对蒋百顺如此凶狠，是因为今年年初，他背着花

长水绑了一个模样俊俏的闺女，只有十七岁，马德胜想留她

做媳妇，无奈这闺女性格刚烈，宁死不从。马德胜要蒋百顺

拿出一千块洋钱，给他雇只船把姑娘送他洪泽老家去。这事

是瞒着花长水的，蒋百顺不敢做。花长水是个淫魔，在他的

马子里，凡土匪绑了闺女、媳妇，都得他糟蹋过了，再赏给

手下的土匪。要是有人胆敢坏了这个规矩，将被剜眼掏心处

死。蒋百顺就让管家传信给了花长水，花长水大怒，认为马

脸不但坏了马子的规矩，而且对他不忠，起了二心。立即赶

到蒋家大院，见闺女果然长得水灵俊秀，便强行睡了。马德

胜见事情败露，痛哭流涕地向花长水悔罪，花长水也忌惮马

德胜手下那几个贴心兄弟，将罪过推给那位无辜少女，说她

是祸水，惹兄弟生分，留不得，把闺女杀了。马德胜敢怒不

敢言，心里自此起了与花长水分道扬镳的念头，也记了蒋百

顺的仇。前时，花长水在成子湖里劫了赃大票，因分赃不匀，

惹得匪众生怨，马德胜趁机发难，领着十多个贴心的土匪扯

旗单干，第一票就选择了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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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胜常来蒋家大院，对蒋家的院落布局、护院人手了如指掌，但

他忌惮蒋家炮头朱光裕，故选择朱光裕外出期间动手，因而一击得逞。

马德胜知道蒋百顺狡诈，爱财如命，更清楚他和花长水的关系。花

长水随时都有可能来到蒋家，他不敢在蒋家耽搁，故先来个杀威棒，击

溃蒋百顺的意志，再起他的浮财。蒋百顺不知马脸和花长水闹翻了，所

以还“二当家”“二当家”地叫着，只能让马德胜更加恼怒。

随着耳根软骨哧哧响动，蒋百顺杀猪似的嚎叫起来，马德胜抬脚碾

了碾蒋百顺那只血淋淋的耳朵，在蒋百顺肥硕的脖子上擦着短刀上的血

迹，恶狼似的逼问道 ：“金银藏在哪里？快说出来！”

蒋百顺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他生怕马脸再割了他的右耳朵，忙说：“在

小院灶房水缸下面地窖里。”

马德胜让疤眼看住蒋百顺，亲自带人去灶房起财宝。

蒋百顺说的小院灶房，就是蒋家后院的灶房，马德胜在那里吃过饭。

一阵乒乒乓乓的忙碌，土匪从地窖里挖出了一坛子银圆，还有几个银元

宝。马德胜对蒋家的财富知根知底，一见才这么点东西，怒不可遏地跑

到客厅，指着蒋百顺破口大骂 ：“姓蒋的，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好，你

不舍财，那老子就要你的命！”

蒋百顺忙连声哀求 ：“马大当家饶命，马大当家饶命。家里的银圆

被犬子拿到南京买枪派用场了，金条倒是有一些，可上回不是花……花

长水拿去买钢板船了吗？蒋家成了空架子了。请大瓢把子看在以往交情

上，高抬贵手，日后我一定多多孝敬大瓢把子。”

蒋百顺的儿子在南京军界闯荡，这马德胜知晓，花长水拿蒋家的金

条买钢板船的事，马德胜从未听说，看来水鬼把蒋百顺骗了。马德胜的

两眼，牛卵子似的瞪着蒋百顺，蒋百顺的脸上堆满了冤屈和惊恐，看来

不像是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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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胜还是个小马子，很有点小富及安的小家子气，再

加之蒋百顺这声“马大当家饶命”听得他心里尤为畅快，一

时念起以往在蒋家吃喝嫖赌诸多好处，心想留下这个老小子

日后还会有用处，故作大度地说 ：“蒋老爷，马某这么做也

是被你和水鬼逼的，以你我交情，你不该和水鬼串通起来害

我媳妇，坏我好事。现在我已另立门户，与水鬼各走其道，

我就看在以往交情上不再与你为难。不过，日后马某到贵府

来叨挠，你可不要烦恼。还有，过年时你给弟兄们筹上一万

银圆花花。你有用得着马某处，就还按以往的规矩办，你看

可好？”

听了马德胜这话，蒋百顺如同死囚犯听到了大赦令，感

激涕零地说 ：“感谢大瓢把子宽宏大量！只要大瓢把子还拿

我当朋友，就常来做客，我一定让大瓢把子尽兴。至于弟兄

们过年时的花销，等我筹措好了，就差人送去。”

马德胜哈哈大笑道 ：“蒋老爷真是个明白人！只要你不亏

我马德胜，我马德胜也不会亏待你。好，今天失礼了，下回

有生意做，你我对半分。告辞了。”疤眼收起了银圆银元宝，

拿了贡桌上两只明代五彩蟠龙瓷瓶和一些布料衣物以及缴的

护院的那两杆快枪，和将百顺的那支短枪，在夜色中匆匆遁去。

这晚，时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秋分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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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德胜刚出了蒋家中院的月亮门，蒋百顺扯了条毛巾，草草包扎了

耳朵就往屋外跑，院子里静悄悄的，看来马德胜真得走了。蒋百顺转身

跑到屋后，冲着围墙上的哨楼喊了一声，上面无人应答，看来护院中了

马德胜的毒手了。蒋百顺顺着木梯上了哨楼，却见到护院正在哨楼里挣

扎。马德胜的土匪只是把他的头塞进裤裆里，绑扎了四肢，并未要他的命。

蒋百顺给护院解开了绳索，骂道 ：“马脸怎么没杀你，你是不是和他演

了个苦肉计？”

护院惊魂未定，嘴角哆嗦了好一会儿才说：“老爷，绑我的是李三，他，

他……”

李三还是个小青年，是马德胜远房表弟，他舅家就住在南城集街上，

常随花长水、马德胜来蒋家快活，和护院都熟悉，也许他天良发现，对

护院手下留情了。

蒋百顺狠狠踢了护院一脚 ：“你吃我的粮，拿我的洋钱，连个土匪

都防不了，白养活你了。你给我到前面的哨楼看看，人还在不在？再把

长工伙计都叫起来，把大院守好，再让土匪摸进来，我要你狗命！”

护院听了，不敢多言，跌跌撞撞地下了哨楼，落实蒋百顺的指派去了。

蒋百顺跟着也下了哨楼，神色慌张地跑进了紧挨围墙根的厕所里，细细

端详一番后，重重出了一口气，脸色平缓下来，这才感到左耳根摘心揪

肺般的疼痛，手捂着耳根，嘴里嗷嗷叫唤着，怒气冲冲地又奔回了内室。

白玉兰还在被窝里打哆嗦，蒋百顺掀开被子，恶狠狠地说 ：“马脸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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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

白玉兰说 ：“老爷他没把我怎样。”

蒋百顺说 ：“马脸没睡你？”

白玉兰说 ：“老爷他没睡我。”

说话间，蒋百顺看到白玉兰奶子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气急败坏地骂道：“还说没给他睡。老子今天就把你卖到妓院，

让你睡个够。”扑上去对着白玉兰雪白的身子又抓又咬，一

会儿工夫白玉兰就遍体鳞伤，疼得她惨叫着求饶 ：“老爷莫

打了，我怀了你的骨肉。”

蒋百顺一下怔住了：“你怀上了？不是骗我？”白玉兰说：

“是真的没骗你。”说着鼓起了肚子。蒋百顺伸手在白玉兰的

肚子上摸了摸，果真硬硬的，像是有了孩子。不由百感交集

地喊了声 ：“我的小心肝呀！”抱住白玉兰又亲又摸。

蒋百顺摸够了亲够了，打开床底下的一处暗板，在里面

摸索一阵，拿出一只暗红色的木匣，取出一对玉镯说 ：“这

可是值钱的宝贝。”亲自给白玉兰戴在手腕上。

白玉兰忍着疼痛，善解人意地说 ：“老爷，家里被姓马

的抢空了吧？这镯子收起来，待日后派用场吧。”

蒋百顺突然笑道 ：“你说我蒋家空了？噢，对对对。蒋

家是要让马脸给败了！我恨不得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明天

管家回来，我就让他去给花大瓢把子送信，灭了他狗日的。”

蒋百顺所以发笑，是马德胜的打劫并未伤及蒋家的筋骨。

蒋百顺知道自家的围墙挡不住土匪，而土匪一旦进来肯定会

掘地三尺，所以他将家里的财宝藏在一处意想不到的地方，

水缸下藏宝只是一处障眼法，不及蒋家家财的十分之一。真

正的藏宝窟是绝密的，是蒋百顺亲自带着两个乞丐辛苦半个

多月挖出的。在完工当晚，那两个乞丐好酒好肉饱餐一顿后

就彻底消失了。现在，除了蒋百顺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知

道那个藏宝窟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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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兰接着蒋百顺的话说 ：“老爷，要是光裕兄弟在，马德胜就不

敢来祸害了。”

蒋百顺眼里闪着凶光说 ：“姓朱的要是在，说不定他会趁机害你我

性命呢。”

白玉兰吃惊了 ：“老爷你可不敢瞎说，光裕兄弟怎么会害我们呢？”

蒋百顺阴了脸 ：“瞎说？马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他不在时来，我

看十有八九是他俩串通起来害我蒋家的。”

白玉兰急了 ：“老爷待他不差，他哪能害你呢？你想多了。”

蒋百顺说 ：“他和朱瞎子走得那么近，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朱瞎子

能说我好话吗？他恨不得一口吃了我呢。”

白玉兰糊涂了 ：“你说的是集上的朱瞎子？你俩不是对眼吗？”

蒋百顺说 ：“这事给你说不清，反正我觉得朱光裕不是善辈，我想

辞了他。他要是不识相，我就让花大瓢把子把他灭了！”

白玉兰听得心里直冒冷气，说 ：“朱炮头是真心为蒋家出力，他又

有本领，老爷还是不要辞了他。”

蒋百顺叹了口气 ：“就是因为他有一身本领，才让我琢磨不透，现

在看来，这个人要不得啊！”

马德胜的袭击，让蒋百顺醒悟过来，要想确保蒋家的平安，除了有

个好院落外，还得有个知根知底贴心贴肺的好炮头。朱光裕枪头准，功

夫好，但他与东家却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动乱年代，匪患频发，最

吃香的就是炮手了，一个个无不欺男霸女，横行霸道。身怀绝技的朱光

裕却身无恶习，待人接物也是不卑不亢，尤其是对半瞎子朱仪桢礼义有

加，更让蒋百顺不爽。为此，蒋百顺怀疑过朱光裕与朱仪桢有不可示人

的关联，他曾多次派人转弯抹角地试探过朱仪桢，朱瞎子毫不隐讳地大

赞朱光裕的能耐和人品，说他与朱光裕五百年前是一家，投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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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大院的张管家问朱光裕 ：“朱炮头，你为何对朱仪桢如

此关切啊？”朱光裕神秘地说 ：“朱仪桢兄弟现在是国军旅

长，听说从南边快回来了，到时他说话管用呢。”言语间流

露出想到朱仪桢兄弟队伍混个一官半职的意思。张管家给蒋

百顺说了，蒋百顺虽然讥讽朱光裕怕是抱错了大腿，倒也放

松了猜疑。可是，前时蒋百顺得到线报，看到朱仪桢在淮阴

城茶楼里和陌生人喝茶，还有人看到有陌生人从朱仪桢家出

来，腰上分明别着家伙。蒋百顺一辈子做着杀人越货的勾当，

踩点卧底掏洞绑票烂熟于心，是何等的机警。对朱仪桢兄弟

是国军旅长的传闻越发半信半疑了，对朱光裕也更有了忌惮。

他不想得罪朱光裕，更不敢贸然辞了他。朱光裕枪头子准，

恼了他，那可是要一枪爆头的。再说，和朱仪桢来往的那些

身份不明的人，难保不是和朱光裕一伙，他们若暗里打黑枪，

那可是防不胜防。因而，对朱光裕这个潜在的威胁，蒋百顺

动了杀心，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动手。

听了白玉兰的话，蒋百顺冷笑说 ：“朱炮头真心为我蒋

家出力？你想得太天真了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凭他的

本事，到淮阴城谋个差使或给达官显贵当个保镖，都挣得好

钱，为何要到我蒋家来当炮头？我想，大院还是用知根知底

的人稳妥。哪天我和他说说，请他另谋高就吧。”

白玉兰说 ：“你要辞了光裕兄弟，这岂不是伤了他的

心吗？”

蒋百顺阴鸷地看了白玉兰一眼，心想，你对一个护院这

么亲热，这么上心，莫非你对他生了情？无毒不丈夫，我岂

止要伤他的心，我得绝后患，要了他的命！便敷衍道 ：“我

是随便说说。朱炮头是个能人，我们蒋家还真离不开他呢。”

这时天色已微亮，大院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那个护

院隔着窗子告诉蒋百顺，前面哨楼上的护院给土匪抹了脖子

了。蒋百顺听了，心有余悸地摸了摸左耳根，吼道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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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后坟岗喂狗去！”

护院的离开后，蒋百顺叹了口气，对白玉兰说 ：“管家不在，什么

事都得我操心，看来，大院离不开他啊！他是前天去的淮阴城吧？事情

也该办完了。”

白玉兰没有吭声，心里还在想，要是光裕兄弟在，马德胜就不敢来

祸害蒋家，不敢欺负我了。他都走了五天了，也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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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子湖畔的深秋，风轻云淡，天高气爽，成群的飞鸟飘

逸在蓝天，金色的阳光将白帆染成迷离的羽翼，逶迤在银色

的波纹中，如同一只只神秘的精灵，给人无限的遐想。空气

中水汽氤氲，凉爽扑面，让人心旷神怡。湖道上三三两两的

行人，或指指点点，或驻足观看，一览大湖秀色。唯有朱光

裕行色匆匆，无心观看这如画美景，恨不得一步跨到南城集，

跨进蒋家大院。

朱光裕是五天前去湖西太平镇、周嘴、吕集圩几处收账

的，这是他半年来第二次外出收账了。本来，作为蒋家大院

的护院炮头，收账不是他分内之事，只因成子湖地界匪患猖

獗，许多股匪、独匪藏匿于大湖周边的沟河湖汊、苇荡草滩，

杀人越货，草菅人命，闹得人心惶惶，蒋家货栈的账房不敢

单个前去。朱光裕有一身功夫，枪法也好，为人沉稳老练，

东家蒋百顺就差他和货栈的记账伙计一同前往湖西。

说心里话，朱光裕不愿外出收账，一路上的辛苦和风险

倒是其次，他最见不得的是欠账人的为难和死磨硬缠。而蒋

百顺让朱光裕来，用意正在此处 ：如欠账之人不干脆，让朱

光裕动武逼讨。吃人家饭就得服人家管，端人饭碗，得听人

使唤。朱光裕虽说心里不乐意，也难违东家意志。但世间诸事，

皆定于冥冥之中，朱光裕此番勉强之行，没想到遇到他人生

的一位大贵人，并由此规划了他壮怀激烈的人生。

离了蒋家大院，从南城集南二十里处高渡登船时，朱光

裕见船舱条凳上坐着一位相貌不凡、道家装束的老者，同船

的一位与朱光裕面熟的老先生悄声告诉他，此人就是“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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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李凤翔先生。李凤翔是个在苏北皖东北被神化的人物，据说大唐神

人李淳风是其先祖。李淳风是唐代杰出的学者，精通天文、历算及堪舆

神术，其与袁天罡所著的《推背图》以预言的准确而著称于世。传说武

则天当政之时，分别差丞相李淳风与国师袁天罡外出选择皇陵，数日后，

两人回朝交差。谦让之后，李淳风先讲，墓穴选在长安西面某地，并埋

下了一枚铜钱。袁天罡后说，墓穴也选在西北某地，并砸下了一颗铁钉。

武后即差人与他们前往验证。两人所选，竟是同一穴地。当差人挖开验

看记号时，大家惊奇地发现 ：果然有枚铜钱，孔中砸着一颗钉子。武后

厚赏两位，便把陵墓建在此地，这就是乾陵。而有关李凤翔的奇闻轶事，

更是不胜枚举，说他前知三百年，后知三百年，所说之事无不灵验，被

誉为“李铁嘴”。其性格古怪，自诩目中有神无人。早年，他曾因一句

大为不道的恶语被韩德勤家人痛打，更是为人津津乐道。那时韩德勤还

在学校读书，李凤翔见了他迎头便拜，说他是韩恢的种，日后必将成为

封疆大吏。韩德勤父亲是教书先生，韩恢是他叔父，老同盟会员。陈炯

明叛变，围攻总统府时，被孙中山授以讨贼军总司令之职。韩家子侄听

了李凤翔无理之言，将他一顿痛打。谁知日后韩德勤果真出人头地，人

们这才知他有识人之术。

朱光裕听说道人是李铁嘴，顿时大为心动，他心中藏着一件极为隐

秘的大事，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为这件大事而活着。如今他年近而立，尚

未得了心事，这让他寝食难安。现在遇到这位难得一见的人物，朱光裕

岂能放过，心中暗暗打定主意，请李铁嘴为他点化一二，看心愿能否得成。

三十里水路，朱光裕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船小浪大，他就站在李铁嘴

身旁，替他挡风遮浪，船体摇晃时，还伸手相扶，对朱光裕这些示好举

动，李铁嘴似乎毫无感觉，闭目养神不为所动。朱光裕几次想开口讨教，

见李铁嘴那副神态，还是未敢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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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渡船到了周嘴庄前面的码头时，因

风大，渡船兜了个弯，碰倒一根插在水里拴着渔网的木棍，

一旁小船上的一个蛮横的壮汉，用横竿挡住渡船，说是毁了

他的渔网，放跑了一网的鱼虾，得赔偿九块银圆。九块银圆，

这壮汉眼毒，一眼就看出船上乘客的人数，正好一人一块银

圆。一块银圆这可是个大数字，在成子湖地区能买三十斤大

米，或者二十五斤面粉，或者八斤猪肉，或者七十个鸡蛋。

船上的人知壮汉就是渔霸湖匪，都不敢吭声，惹了他，轻的

劫了你身上钱财，将你痛打一顿 ；重的把你扔进湖里，让你

性命难保。开春时，曾有一对小夫妻回娘家，渔霸看上新媳

妇身上那件蓝花褂子，让她脱下来，被新郎阻拦，渔霸将新

郎扔进湖里，还用船篙往水里捣，活活把人打死了。动乱年代，

花钱消灾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和习惯之举了。一见壮汉逞凶，

胆小的乘客已急忙去怀里摸钱了。没想到一路上一言未发的

李铁嘴，突然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 ：“朗朗晴空，日照当头，

执仗打劫，天理不容！”

壮汉听了一愣，细看，斥责他的人是一个双目微闭，端

坐在船舱条凳上的干瘦小老头，全不把他当回事，不屑地说：

“老头，大爷我今天就执仗打劫你，看老天如何不容我。我

这盘渔网值十块银圆，这网里的渔足有千斤，别人一块银圆

赔我的鱼钱，你得拿十块银圆赔我这盘渔网，不然我今天就

把你这老东西扔到湖里喂鱼！”

艄公怕出人命，连忙替李铁嘴赔不是，求渔霸放过他。

谁知李铁嘴又慢条斯理地说道 ：“老朽这里倒是有十块龙洋，

只怕你是拿它不走。”渔霸是个湖匪，横行霸道惯了，何时

被人这么藐视过，恶狠狠地说 ：“拿不走？今天龙洋和你的

命大爷我都要了！”提起船篙，直直地向李铁嘴胸口撞来。

这时，奇迹出现了，就见朱光裕身影一晃，一把抓住船篙，

借力一纵，跃上渔霸的小船，只一拳就将渔霸打落水中。

渔霸猝不及防，呛了一肚子的水，钻出水面气急败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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